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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生态和物种保护的重要性。

与“猕阿”相遇

“六普大哥，怒江金丝猴用傈僳话怎么说呀？”

“猕阿！我们就叫猕阿。用你们汉话翻译过来就是

‘鼻孔朝天的猴子’，有时候嘛我们也叫它黑猴子。”

早在六普9岁时，他就在镇上的集市见过这种黑猴

子。“那个时候像这种猴子我们都见过的，人们会打来

吃 。 我 爷 爷 说 8 0 年 代 那 会 儿 就 在 山 上 见 过 它 们 ， 但 是

也从来没想过这会是个新物种嘛。”傈僳族是生活在高

山上的民族，狩猎捕食是一种传统的生计方式，用弩、

枪猎捕到的猕阿，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宝贵的食物来源。

“我从来不吃猴子，因为感觉它太像人了，尤其是手，

简直就跟人一模一样的。”六普在叙述时翻弄着双手，

眼里流露出复杂的情感，或许自年幼时，保护猕阿的想

法就如同一粒种子开始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。

后来，人们猎杀金丝猴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果腹。

历史上，由于人们相信用金丝猴骨泡制的药酒是治疗风

湿病的良药，再加上人类猎捕林麝等林下动物布设了很

多铁夹，下地活动的猕阿经常遭到猎捕和伤害。“那个

时候一副猴脑可以卖到400到600块钱，整副的猴子骨头

也可以卖出500多块钱。”六普告诉我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国开始严格管制枪支。随着法

律法规的一步步落实，大规模捕杀金丝猴的现象逐渐减

少，猕阿的数量在片马地区也有了一定的回升。

“ 其 实 以 前 我 也 有 想 过 这 个 猴 子 会 不 会 是 一 种 新

的 （ 物 种 ） ， 因 为 以 前 看 电 视 的 时 候 就 爱 看 《 动 物 世

界》，然后发现电视上的猴子没有一个是跟我们这里的

黑猴子一样的。”六普也曾到镇上反应过他的猜测，但

是因为大家的习惯性认知和科学知识普及程度的不足，

并没有多少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

2 0 1 0 年 在 缅 甸 发 现 新 的 仰 鼻 猴 物 种 后 ， 中 国 灵 长

类专家组组长龙勇诚及怒江州林业局鉴于地理环境的相

似性和对动物迁徙行为的猜测，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在泸

水地区进行寻访。接到搜寻任务的六普，心情既兴奋又

焦灼：“本来当时要和我一起上山的还有一个人，但是

那段时间他们家有点事，就只能我一个人上去了。”在

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，六普一直坚持走访调查和野外蹲

守，最终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泸水段48号界桩附近成

功拍摄到一组怒江金丝猴的野外生存照片。

由于保护区内植被茂密，野生动物繁多，因此在搜

寻的过程中，六普也曾面临过很多危险。“我最害怕的

就是蛇了，熊啊那些我倒是不怕，但是怕蛇。山上树和

草都很多，有的蛇就卧在那里，然后突然跳起来，真的

很吓人的。”“三抬头”是当地一种具有极强毒性的野

生蛇，据六普回忆，有次他正准备穿过一片长满野草的

山坳，刚拿起开山刀劈了两下，就看见“三抬头”正在

离他不到三米远的地方吐着信子。

“我这个人有点怪，做一件事情我就想把它做出结

果来。他们科学家说我们这里的猕阿是新的金丝猴，我

以前也这么想过，所以我就要拍到它们的照片，找到证

据。”尽管六普文化程度并不高，但自从与猕阿相遇，

他早已熟悉它们的习性和栖息环境。拍到照片——就是

他单纯且执著的尝试，事实证明，六普做到了。

生态护林员：生态保护的第一道防线

经过多年的生态保护，高黎贡山的自然资源水平已

有显著增长。十多年前，六普只要沿着人们踏出的土路

就可以走遍高黎贡山的大多数角落；如今，密密麻麻的

植被覆盖了曾经的山间小径，不带上开山刀，六普甚至

很难向前推进百米。

“ 我 觉 得 生 态 好 起 来 是 跟 很 多 方 面 都 有 关 系 ， 人

们的意识也提升了，不会轻易去打猎砍树了，不过最重

要的还是这个‘生态护林员’的政策。”六普介绍道。

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水管护分局片马管护站

中，悬挂着一张印有当地生态护林员照片和名字的公示

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片马管护站下设的生态护林员约有

120名，每人都要负责一定面积的森林保护。

2016年9月，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

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关于“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

护工程资金，让有劳动能力的部分贫困人口转为护林员

等生态保护人员”的要求，国家林业局联合财政部、国

务院扶贫办在集中连片困难地区、国家重点贫困县以及

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县正式开展生态护林员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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